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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一
次
在
國
父
紀
念
館
為

「
王
氾
負
桂
英
」
，
開
場
是
一
段
大
鼓
做
楔
子
。
境
代
化
簇
新
的
弧

形
舞
噩
上
，
立
羞
位
穿
鳳
仙
裝
，
梳
溜
海
、

雙
辦
的
姑
娘
；
一
陣
鳳
絲
龍
笛
過
後
，
她
拳
起
鼓
槌
與
木

板
，
輕
擊
兩
下
，
便
啓
朱
唇
，
吐
玉
－
音；
那
印
象
給
我

一
個
很
深
的
刺
激
。
然
後
，
戱
開
鑼
了
。
那
種

金
碧
輝
煌
的
硃
紅
唳
緞
上
拐
活
滾
羕
綠
色
花
鳥
的
「
守
甜
」
沒
有
了
，

重
重
的
旅
幕
改
成
了

千
變
萬
幻

的
舞
憙
燈
光
；
光
艷
的
伶
人
抖
一
抖
水
袖
，
擺
一
擺
雲
手
，
於
是
，
時
間
馬
上
倒
了
囘
去
；
那
桂
英
姐

臉
上
兩
片
斜
長
的
胭
脂
夾
住
晾
瑤
鼻
，
在
急
絃
繁
管
密
鑼
緊
鼓
中
飛
舞
着
追
趕
羞
她
負
心
的
郎
。
故
事

在
非
常
邈
遠
的
時
代
，
瞰
着
胡
琴
的
抑
揚
頓
挫
訴
說

一
個
無
情
的
故
事
，
美
麗
而
蒼
悚
。

戱
，

演
到
了
高
潮
，
急
急
的
琴
絃
抜
高
抜
尖
，
淒
怨
中
帶
羞
無
奈
的
幽
厲
，
桂
英
的
亡
魂
又
是
傷

心
，
又
是
絕
望
，
隨
着
－
音
樂
的
尖叫
而
奔
舞
；
王
肌
的
雙
眼
則
在
驚
怖
中
無
所
遁
形
。
天
理
、
人
情
高

居
上
方
，
眼
看
着
鬼
魅
與
人
影
穿
梭
交
綠
，
在
慘
傷
的
燈
光
下
悲
鳴
哀
啼
，
不
復
可
分
。
而
後
，
－
梁

寂
然
，
了
却
了
一
切
的
喜
怒
哀
樂
，
悲
歡
離
合
。
幕
落
了
下
來
，
全
場
一
片
证
明
，
設
衆
開
始
鼓
掌
，

用
如
雷
的
掌
翌
把
時
間
喚
了
囘
來
；
莉
又
徐
昇
，
憙
上
的
演
出
者
開
始
謝
燕
·

：

這
時
，
我
突
然
感
到

r

一
陣
輕
徽
的
酸
楚
，
是
屬
於
這
個
熱
閬
的
世
界
以
外
的
。

中
國
人
的
故
事
都
是
無
悄
的
；
不
管
是
胭
脂
淚

，
還
是
英
雄
臘
。
爲
唱
作
俱
佳
的
伶
人
們
鼓
掌
喝

采
的
観
衆
不
艱
從
那
幽
艷
胂
認
的
氣
氛
中
體
會
出
淫
蔽
着
的
人
悄
世
故
。
「
負
悄」
的
故
事
比
比
皆
是

我
寫

林
佩
芬

「
一
九
七
八
年
春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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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但
不
見
得
每
個
人
都
有
一
座
海
神
廟
可
以
哭
訴
；

銣
在
叫
天
不
應
，
啡
地
不

E臨
的
時
候
，
也
許
缸
有
痴
心
的
女
子
淚
落
尋
短

，
也
有
偉
大
的
英
雄
密
起
抜
劍

，
可
是
逞
畢
鉳
是
少
數
；

午
凡
的
大
多
數
人
並
訊
都
只
有
糊
里
糊
塗
的
活
下
去
。
因
此
，
我
感

到
非
常
的
偽
心
；
戱
已
經
落
了
幕
，
觀
衆
也
早
走
得
七
零
八
落

，
而
我
却
肌
始
掉
淚
。

屈
原
、

李
巖
、

諸
認
亮
的
故
半
又
何
嘗
不
是
「
負
悄
」
的
故
事
？
焦
桂
英
只
不
過
是
干
禹
人
海
中
的

一
名
小
女
子

，
却
具

有
了
代
表
性
的
命
運
與
個
性
，
和
郾
於
中
國
的
一
切
。

囘
來
的
時
候
，

走
在
月
光
掩
映
的
紅
磚
路
上

；
月

影
始
終
不
離
身
左
右
，

像
一
段
千
百
年
流
傳
滔
的
古
老
的
節
拍

，
不
住

的
迴
旋
元
；

然
而
，
在
這
禍
街
的
椴
車
聲
中
，
那
黑
空
裴
的
明
黃
的
月
亮

，

像
盜
在
「
雷
山
四
」
裏
的
大
紅
牡
丹
花
，
顒
得
極

不
協
調
；
現
代
人
的
月

亮
是
孤
寂
的
、

多
餘
的
詩
惡
，
再
好
也
帶
活
難
堪
的
落
淡
和
餵
奈
。
可
是
這
月
亮
曾
經
是
李
白
的
白
玉

盤
，

曾
經
照
過
成
吉
斯
汗
飈
烈
的
大
軍

，

晉
観
有
沿
五
千
年
古
中
圈
的
記
憶
。
那
一
輪
活
輝
互
古
不
變
，
無
論
是
渝
海
，
是
桑

田

，
月

亮
始
終
默
然
不
語
，

獨
自
背
負
沿
時
閼
的
包
袱
；
在
月
色
中

，
我
彷
彿
坵
到
了
舞
盜
上
那
古
老
的
故
事
和
親
代
的
技
巧

間
種
秈
鮮
明
的
對
比
。
月
亮
如
果
有
知
，
运
種
對
比
應
該
是
更
強
烈
吧
？

走
囘
屋
裏
，
瘦
白
的
枱
燈
在
我
的
小
古
桌
上

發
游
冷
冷
的
光
，
小
屋
裊
透
谘
皆
謐
的
芬
芳
和
霍
鍶
的
漯
淨
；
往
常
，
我
亂

在
這
屋
裏
燈
下
啟
詩
經
和
史
記
。
可
是
造
一
次
，

我
竟
出
着
胂
呆
坐
了
一
夜

，
那
種
強
烈
的
感
覺
揮
之
不
去
，

縈
妲
衝
撞
着
直

到
眉
間
心
上
，
無
計
可
消
除
，
我
覺
得
有
話
要
說
。

此
後
，
將
近
有
一
個
月
的
時
間

，
我
把
自
己
關
在
小
屋
裏
'

{
為下
我
的
第
一
個
中
箭
丨
—
「
一
九

七
八
年
春
」
。

然
而
寫
作
對
我
來
說
，
並
不
只
是
「
引
發
起
哀
憐
與
恐
懽
之
仙
緒
，

從
而
使
這
種
恬
緒
得
到
發
散

」
的
意
義
；
－
重
信
仰
，
一
個
理
想
，
一
種
使
命
，
驅
策
的
力
紕
速
比
仙
緒
的
發
散
來
的
沉
重
久
長

，

所
受
到
的
煎
熬
的
癤
苦
也
更
炙
烈
，
甚
而
超
出
了
一
雙
二
十
一

歲
的
膀
吶
所
能
負
荷
的
軍
痲
。
「
一
九

七
八
年
春
」
只
不
過
是
一
個
扉
構
的
故
咐
，

它
篋
賈
的

一
面
並
不
在
故
事
的
本
身
。
我
相
信
每
一
個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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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個
性
中
或
多
或

少
的
都
具
有
「
秦
霜
波
」
式
的
懦
弱
和
猶
豫
；
我
更
希
羞
，
每
一
個
人
都
能
加
強
像
「
言
緗
衣
」
式
的
爲
自

己
的
錯
誤
負
責
的
道
德
勇
氣
；
但
我
最
涸

心
的
，
遠
是
「
秦
霖
波
」
所
置
身
的
這
「
六
十
年
來
的
中
國
」

。
我
試
圓
從
一
個
典

型
的
苞
式
婦
女
的
眼
中
來
增
六
十
年
來
中
國
的
蛻
變
和
演
進
，
這
個
角
度
非
常
的
狹
窄
，
所
能
看
到
的
也
只
是

一
部
份
人
'
­

部
份
事
，
但
却
也
是
組
成
這
個
時
代

和
社
會
的
一
份
子
。

雖
然
，
這
也
是
一
個
「
無
情
」
的
故
事
，
像
「
愴
！
愴
！
愴
！
」
的
鑭
鼓
婆
中
倦
藏
的
二
顆
淚
珠
，
又
像
是
錦
緞
上
識
出

的
筆
黃
模
糊
的
月
；
可
是
一
九
七
八
年
的
春
天
畢
竟
已
經
過
去
了
，
就
像
所
有
的
故
事
都
將
成
爲
過
去
式

一
樣
。
也
許
在
若
干

年
後
，
偶
然
會
有
人
怨
起
一
九
七
八
年
來
，
想

起
一
九
七
八
年
的

春
天
曾
經
發
生
過
的
一
個
小
小
的
故
事
…
；
．
但這
畢
竟
只
是

一
個
「
偶
然
」
，
因
爲
人
們
應
該
把
更
多
的
時
間
用
來
迎
接
下
一
個
春
天

，

永
遠
是
「
下
一
個
」
的
春
天
。

而
我
，

更
應
該
把
更
多
的
時
間
用
來
迎
接
下
一
個
春
天
。
寫
完
了

「
一
九
七
八
年
春
」
，
我
不
但
沒
有

「
吐
出
一
口
長
氣

」
的
感
覺
，
反
而
想
要
說
的
話
鬱
積
得
更
多
了
；
像
一
把
孤
火
，
日
一
夕
焚
燒
看
烘
烤
着
。
使
我
無
法不
把
熱
焰
寫
到
稿
紙
上
去

，
議
自
己
眼
看
着
筆
下
一
行
行
的
字
在
翻
滾
着
丶
掙
扎
着
，
把
自
己
變
成
了
紙
和
筆
的
奴
隸
。
然
而
，
這
也
是
另
一
種
形
式
的

成
長
和
提
昇
，
更
是
一
種
完
成
；
我
常
認
爲
，
每
個
人
來
到
世
間
，

都
有
他
自
己
的
任
務
，

是
與
生
所
具

，
無
可
遁
逃
的
；
所

以
有
人
深
入
不
毛
遠
赴
非
洲
行
醫
，
有
人
孜
孜
不
倦
要
爲
往
聖
繼
絕
學
；
那
麼
，
何
妨
再
容
許
多
一
個
傻
子
，
瑀
踞
獨
行
而
試

圓
嘶
喊
出
遏
阻
不
住
的
烈
焰
呢
？

是
初
秋
的
季
節
，
春
天
已
經
走
遠
了
；
「
一
九
七
八
年
春
」
自
完
稿
到
連
載
完
畢
，
也
彷
彿

已
經
離
我
很
遠
了
，
只
剩
下

燒
灼
後
的
疼
痛
留
在
心
裏
。

寫
到
這
裏

，
夜
已
經
很
深
了
，
金
波
淡
，
玉
繩
低
轉
，
窗
外
的
風
夾
雜
着
細
寒
的
秋
市
，
瑟
瑟
的

打
在
窗
紗
上
，
我
起
身
去
關
窗
子

，
囘
來
的
時
候

，
不
經
意
的
看
到
了
案
上
擺
着
的
「
詩
經
」

，
便
拿

起
來
瞄
手
翻
翻
；
詩
經
裏
的
世
界
有
一
種
聞
天
闢
地
的
氣
象
和
理
性
的
浦
潔

，

然
而
當
我
翻
到
了
「
知

我
者
謂
我
心
憂
，
不
知
我
者
謂
我
何
求
」
時

，

諮
着
諮
羞
，

竟
又
忍
不
住
愴
然
淚
下
。




